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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由我創造1 書籍分享：《我的爸爸是福伯》 

 

 

 

 

 

香港教師戲劇會創辦人 

江葉秀娟女士 

 

「我人生很多階段都面對差不多要放棄，但我選擇了堅持爭取。」今年七十六歲的我，走過了一條

充滿波折的路，每次跌倒，都以不屈的意志重新站起。 

在貪污年代成長 

我生於 1950 年，是典型的五十年代香港女孩。在那個年代，女孩能夠完成小學已屬難得；若小學

升中試不合格，旁人大概只會說：「工廠多的是位置。」 

父親卻沒有放棄我，堅持送我就讀私立學校。父親每月薪酬約二百元，私校學費卻需三四十元一個

月，比例著實不輕。然而那是一個黑白灰道混雜的年代，父親從中獲得不少外快，方能負擔我的學

費。 

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四大探長之一的呂樂，我自小便認識；六歲那年，他曾給過我一百元，可想

而知此人有多富有。香港殯儀館創辦人蕭明，我亦相識。 1972 年，我哥哥舉行婚宴，兩圍席間坐

滿了法醫、醫生、警察、探長、黑社會頭目、棺材舖老闆，蕭明亦在場，更不乏販毒份子。父親在

旁逐一介紹，叫我一一稱呼「阿叔」「阿伯」，毫不迴避。那便是我成長的年代——一個貪污橫行、

五方雜處的香港。 

讀書路上的重重挫折 

讀了一年私校後，筲箕灣工業中學落成，我懵懵懂懂地考進去繼續升學。中學會考時，英文科不合

格。眼見不少同窗就此投身銀行業，許多同學後來都以銀行經理身份退休，但我不甘就此罷休，轉

讀新法書院，以為只需應考英國普通教育文憑（ GCE ），無需重讀中五，哪知實際上等同重讀。我

也不在意，再考一次，終於合格，繼而修讀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課程。 

放榜成績理想，地理科考獲 A 級，英文亦得 C 級，自以為入讀大學已是指日可待。豈料命運作弄

——當年制度規定考生在放榜前先填報志願。我一心想讀社會工作，幫助貧苦大眾，便填報了社工

系。地理系見我地理成績優異，邀請我出席面試，我卻在席間直言心儀社工，對眼前的地理系隻字

不提，結果自然落選；社工系亦不取錄我。 

 
1 本文為江葉秀娟女士於 2026 年 3 月 14 日香港教師戲劇會每月戲劇及創意教學策略工作坊的口述內容，再由本會教師

培訓總監錢德順博士及教育主任區曉琪女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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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提議讓我報考香港大學，就在此時，他卻突患中風，幸而情況尚算輕微。面對母親的淚水，我

不忍再增添家人的負擔；父親亦曾表示可以送我赴英升學，然而在會考前我患上腎結核（ TB 

kidney ），接受手術切除了一個腎臟，既無法從事護理工作，身體亦未必經得起遠赴異鄉之苦——幸

而父親認識瑪麗醫院院長。那位院長，正是自幼看著我長大的殮房舊識——他察覺我偶發低燒，神

情有異，當機立斷要我驗尿。化驗結果顯示小便中帶有結核菌，他隨即安排入院。彼時一個腎臟已

然喪失功能，幸而發現尚算及時；加上他已出任瑪麗醫院院長，手術得以在最妥善的照料下進行，

手術進行得十分順利，我卻自此成了醫科生的觀察對象。父親的職業，竟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

守護了我的性命。在等待前路明朗的日子裡，我修讀了會計及打字課程，雖然入行不難，卻發現自

己實在厭惡計算，心中始終另有盤算。 

及至報考羅富國師範學院，依然波折重重。眼見同學一一收到錄取通知書，我連續數日音訊全無，

心情由最高點跌至谷底，幾乎以為連這條路也斷絕了。正當我幾近絕望之際，奇蹟出現——父親一

向待人和善，與負責派信的郵差相熟。一週後，那位郵差致電父親，說在遺失信件堆中發現了我的

名字。原來信件上的地址有誤，被送往加路連山道，「查無此人」後退回郵局，郵差認出我的名字，

隨即趕上門送達。 

此時，距收生截止日期已過了整整一週。我即時乘車趕往羅富國師範學院，抵達時已是下午四時

多，接近下班時分。學院本有充分理由拒絕我，因為我並未親自前往查榜；然而副校長尚未離去，

傾談之後，竟決定取錄我。就此，我踏上了執起教鞭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英文科不合格的我，入職後所教的，竟正是英文。為充實自己，我一方面得益

於教會師友的指引補習，一方面廣泛閱讀：英文讀 C.S. Lewis，中文讀張曉風，藉文字磨練語感與

文思。閱讀對我而言，從來不只是消遣，而是一種持續的自我塑造——這份習慣，伴隨了我一生。 

從課室走向電視，再踏入教育署 

在小學任教約八年後，我開始思量：若到了六十歲仍在教小學生，會否出現難以彌合的代溝？我不

願隨年齡日長而失去對教學的熱情，於是主動求變。 

當時香港教育署 (Education Department) 積極推廣「活動教學」（ Activity Approach ）。傳統課堂要求

學生排排坐聽講，活動教學則改以小組形式進行，讓學生透過專題研習（ Project ）合作學習，不再

囿於書本，與今日的創意教學理念一脈相承。我主動報名參與培訓，由此與教育署人員建立了深厚

聯繫，更獲邀到其他學校分享教學經驗。其後我更成為第一屆教育電視（ETV）社會科教師，走上

螢幕，將知識傳入千家萬戶。拍攝過程趣事連連：其中一集劇情需要吃叉燒炒蛋，我竟連續 NG 十

二次，每次重拍都得再吃一次，令人哭笑不得。 

任教第九年，教育署人員邀請我出任督學。面試當日，坐在席上的五位考官，我竟全部認識。由此

可見，多年積累的人際關係，往往比一次臨場發揮更能發揮作用。說來坦白，我當時所持的是師範

兩年制資歷，按規定本應三年制方具資格；然而正因人脈深厚，這扇門仍向我敞開。我順利獲聘，

正式加入教育署，成為活動教學的督學，負責到校教授活動教學。 

與戲劇有緣 

我與戲劇的緣分，早在踏入教育署之前已悄然埋下，而那條引線，正是我的丈夫。他身為牧師，卻

以大眾傳播科畢業，長年服務於「主良萬邦」——一個以廣播形式傳揚福音的機構。他熱愛話劇，

回港後與一班同道組成劇社，排演台灣作家張曉風的古裝舞台劇，藉古典故事傳遞信仰訊息。其中

《第三害》取材自「周處除三害」，以人自身的罪性為第三害，劇情簡單，道理卻深刻雋永。我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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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舞台著迷，遂加入劇社，就此與他相識，後來更在香港大會堂正式公演，擔綱女主角一角。其後

再演《和氏璧》，依舊是男女主角的搭配——他導演兼主演，我便是他戲裡戲外的拍檔。劇社紀律嚴

明，遲到者一律取消當日排練資格，一人遲到，全組同受；能夠熬過這番嚴格要求的人並不多，然

而正是這份嚴謹，磨練了我對戲劇一絲不苟的態度，也為我日後在教育署推動學校戲劇，奠下了最

重要的根基。 

籌辦香港學校戲劇節 

未幾，遇上籌辦「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機會，我主動請纓，獲委負責視學處的相關工作。教育署又

成功爭取到九龍樂善堂捐出五十萬元——以九十年代的幣值而言，實屬可觀。這筆資金用於資助學

校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聘請導師，並舉辦盛大的開幕及閉幕頒獎典禮。其間，我們更籌組成立了

香港教師戲劇會，將學校戲劇推廣得有聲有色。香港學校戲劇節的理念，從來不止於演出本身。參

賽學校須由學生全程撰寫排演日誌，記錄心得體會，最終連同演出成績一併評審；我們所在乎的，

從來不是誰拿了獎，而是學生在整個過程中究竟學到了什麼。初賽完結後，成績優異的隊伍晉身決

賽，移師西灣河進行多日角逐；壓軸的頒獎典禮上，優勝隊伍再度登台演出，為整個節目劃上圓滿

的句號。擔任初賽評審的，很多都是劇界大師級人物，他們親赴學校觀賞演出，賽後更與學生面對

面交流，以業界視野開拓年輕人對戲劇的理解。第一屆參賽學校已逾百間，規模之大，連負責到校

評審的督學亦要分批出動，幾乎場場不缺席。在籌組香港教師戲劇會工作上，由於我熟悉戲劇界的

很多朋友，便成為關鍵的籌辦者，教師們也認定我是香港教師戲劇會的創辦人。 

  

創會人江葉秀娟女士（江太）於書籍分享會接受紀念座及獻花 

香港教師戲劇會董事會主席司徒美儀博士（右）及會長黃麗萍博士（左）敬贈 

 

制度的枷鎖 

在教育署任職期間，我深切體會到制度對人一生的影響。當年督學職系分為兩個層級：大學畢業者

獲委任為「大學畢業督學」（ Graduate Inspector ），非大學畢業者雖同樣稱為督學，職銜後卻附有

「非大學畢業」（ Non-graduate， NG ）字樣。前者可晉升至高級督學、首席督學；後者的晉升路線

卻由助理督學起，再進一級至督學，便是頂點。 

說實話，這制度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種屈辱——在這樣的框架下，無論能力多強，始終無法晉升至

最高一級。我深知自己的才幹絕不遜於大學畢業的同僚，卻因學歷問題而受到局限。這份不忿，化



 6 

作了往後求學的動力——移居紐西蘭後，我終於攻讀並取得教育碩士學位，以行動回應了多年積壓

的不平。 

移居紐西蘭，製作《獅子大王》兒童廣播劇 

1997 年，我決定放下一切，移居紐西蘭，重新開始。然而身處異鄉，我同樣沒有停下來——落腳異

鄉後，我有幸在圖書館覓得一份工作，亦與一班年輕人組成劇社，在舞台上繼續發光。每逢有香港

教師到當地交流，我亦主動協助接待。 

當地有不少香港移民的子女，生活缺乏娛樂，既無合適的電視節目，又未有手機可用。我主動聯繫

當地華語電台，為兒童製作了一系列廣播劇，每集約十分鐘，並設有聽眾電話互動環節，讓小朋友

致電即席朗誦唐詩或表演樂器，廣受歡迎。播出時間恰好配合放學後乘車回家的時段，聽眾眾多。

電台主持見節目深受好評，更協助出版書籍，教導兒童創作故事及練習發音。 

廣播劇創作了一個以森林為背景的故事，當中「獅子大王」一角，由聲線獨特的丈夫客串配音。此

後與丈夫在餐廳用膳，他一開口便被人認出，傳為美談。 

其後，香港教師戲劇會把我的獅子王廣播劇出版成書2，還有中英對照。我在書的第一部份，講述了

如何製作廣播劇的技巧，供讀者參考。 

 

江葉秀娟（2016）。獅子大王兒童劇場：理論與創作。香港教師戲劇會 

 
2 該書名為《獅子大王兒童劇場：理論與創作》，由江葉秀娟女士撰寫，於 2015 年由香港教師戲劇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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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寫父親的故事《我爸爸是福伯》 

在 COVID-19 期間，在家中閒來無事，便在媒體上一段一段的，分享我父親的事跡。友人閱覽後，

鼓勵我把這些事跡出版成書，我便動手撰寫一本記述父親生平的書，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的

爸爸是福伯》3。 

 

葉秀娟（2026）。我的爸爸是福伯。太平書局。 

 

父親起初入行擔任的不過是殮房聽差（Messenger）一職。哥哥出生時，父親向人填報職業，對方竟

誤聽為「Manager」（經理），哥哥的出生證明上，父親職業一欄便堂而皇之印上了「經理」二字。這

段小插曲，足見那個年代政府辦事之隨意，令人哭笑不得。此後父親轉任殮房解剖員，俗稱「劏

手」，專門協助法醫查明死者的死因。每當遺體送抵，父親便負責執刀開腹，法醫隨即取出內臟進行

檢驗；若遇頭顱受傷的個案，他手法嫻熟，一刀便能俐落切開，讓法醫得以深入檢查。我自幼膽子

大，常隨父親旁觀，親眼見證了他的精準技藝。 

父親生性敏銳，洞察力過人：每每打開遺體，往往已有八九成把握推斷死因，令在旁的法醫頻頻點

頭。當年醫學院設備簡陋，醫科生學習解剖學須親赴殮房實習，父親便盡心為他們逐一講解，從不

藏私。其中一位醫科生，後來成為執業醫生，與父親結下深厚情誼。他起初在高立醫院任職，我們

 
3 《我的爸爸是福伯》由太平書局出版，(太平書局為商務印書館旗下出版品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發行，在

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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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便往那裡求診；其後晉升出任瑪麗醫院院長，我們看診，便可直達院長室。這段因殮房而生的

緣分，意想不到地，日後救了我一命。 

昔日著名女星林黛因吸入煤氣離世，身為忠實影迷的我，特意央求父親帶我前往瞻仰遺容。父親臨

行前語重心長：「她是吸煤氣走的，死後面容最為完好；要輕生，千萬別學那些跳樓的，那可就難看

了。」果不其然，遺容安詳，毋須施粉黛，依然姣好如昔。當日門外街道被記者圍得水洩不通，我

差點回不了家。 

   

江太小時候居於山道公眾殮房的職員宿舍 

 

颱風「溫黛」肆虐那年，是那個年代威力最強的風災，全港無人不知。而在越戰連年的歲月裡，大

批越南難民冒死渡海逃亡，不少人溺斃後，遺體漂浮於維多利亞港，有待運往殮房處理。父親身在

其中，日復一日，習以為常；我雖自幼出入其間，卻不曾想到，這份外人難以承受的工作背後，竟

隱藏著重重不為人知的人情世故。 

父親的職業，在家中亦留下了印記。哥哥當年一度有意承繼父業，投身殮房工作；然而入行不足兩

年，便打了退堂鼓——遺體日夜為伴，著實令人難以消受，嫂嫂亦無法接受丈夫每日歸家的那雙

手。幸而政府體制尚有迴旋餘地，哥哥轉往瑪麗醫院擔任病房雜務，踏實做到退休，終究走出了屬

於自己的另一條路。 

父親除了是一名解剖員，更是個精於周旋的人。我自幼便奉他之命充當傳話人，不時致電「陸叔

叔」，轉達一些令人費解的訊息：「三十二歲，穿著紅衫，長頭髮……」諸如此類。長大後才恍然明

白，那位「陸叔叔」原是《華僑日報》的記者。每當遺體運抵殮房，父親便暗中通報，讓報館搶先

發稿，自然也換來一份生意——雖然他從未明言。 

那個年代，貪污不過是稀鬆平常的生存之道。殯儀業者慣常在殮房門外守候，俗稱「行街」，每月按

時向殮房員工繳費，以換取優先得知遺體送達的消息；一旦家屬趕至，業者便可搶先上前招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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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類似的潛規則，彼時比比皆是——消防員到場，先看看有無「打點」，才決定是否開喉救火；若

無人孝敬，「散水」便是。這一切，對今日的香港人而言或許難以置信，卻是那個年代真實存在的常

態。 

另一宗震驚各界的空難，更令父親終身難忘。七十年代越戰期間，一架國泰航空客機在越南上空爆

炸，全機人員無一倖免。當時的法醫官王陽坤對父親倚重有加，堅持要他隨隊赴越協助驗屍。父親

既無護照，亦無任何出入境文件，就此在毫無準備之下，登上了頭等艙——那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坐

頭等艙，我至今亦未曾有此機緣。父親目不識丁，抵越後只能央人代筆，以明信片向家人報平安，

卡上僅寫了兩個字：「平安」，此外再無別言。父親與法醫官在當地解剖遺體後，終於查明真相：爆

炸並非戰火波及，而是一名乘客為騙取保險金，在機艙座位下藏放炸彈，無辜乘客因此盡皆罹難。

父親事後每談及此，仍難忘那機身爆裂時的聲聲巨響，久久縈懷。 

父親在殮房任職多年，見識過形形色色的奇案，其中一宗以紙盒藏屍的離奇事件，與跑馬地一帶有

所關連，令人嘩然。 

廉政公署（ICAC）於 1974 年成立後，警察獲得特赦，父親亦曾被「請去喝咖啡」接受盤問，幸而

最終無事而回。父親心態坦然：「大家都是這樣做的。」況且警察既已獲免，又有何理由再追究一名

殮房員工？隨著廉政公署雷厲風行，父親的外快日漸稀少，而我此時恰好完成師範課程，正式執起

教鞭，每月薪酬約七百元，多少紓緩了家計。 

然而，多年服務所留下的，遠不止於此。同僚與街坊都親切地喚父親一聲「福伯」——這個暱稱後

來廣為流傳，至今殮房服務員仍沿用此稱。兢兢業業數十年，終獲政府肯定： 1981 年，父親榮獲

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獎章（British Empire Medal，B.E.M.），頒授儀式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親自執

行，對一名殮房服務員而言，實屬難得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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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葉福先生獲英女皇頒授大英帝國獎章（B.E.M） 

載於 1981 年 4 月 18 日《華僑日報》 

 

其後， 2003 年有一齣本土電影以「福伯」為名，講述殮房服務員的工作；然而那是廖啟智的團隊

自行創作的故事，既未諮詢父親，亦不曾與我商量，電影情節與父親的真實經歷並不相符。正因如

此，我才決意親自執筆，寫下屬於父親的故事，讓真正的「福伯」，以他本來的面貌，留存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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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葉福於 1978 年由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頒授 B.E.M 勳章以示表揚 

 

為平等而靜坐 

入職之初，我便親身感受到男女教師薪酬有別的不公。義憤之下，我們聯合同僚，在羅富國師範學

院發起靜坐抗議，整整一天不得開口說話——對我這個慣於侃侃而談的人，著實是莫大煎熬。我們

所爭取的，不僅是男女同工同酬，更包括將中學教師納入政府公務員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當

局有意將中學教師排除在外，若然不獲納入，政府體制內的教師可循序晉升，其餘則只能望洋興

嘆。幸得眾人並肩，終於爭取到應有的待遇。而在我執教的第一年，學界更發起了罷課行動；也就

是在這股抗爭浪潮之後，司徒華創立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為全港教師搭建起一個歷久

不衰的集體組織。 

父親的晚年：從抑鬱到魔術 

父親退休後，一度陷入抑鬱。有感於此，我深信人不應輕言退休——我自己退休已逾十年，至今仍

繼續從事義工工作。 

醫生建議父親尋找寄託，他便到老人中心參加活動，起初學唱粵曲，母親卻嫌嘈；後來機緣巧合，

他觀看了一場魔術表演，深受觸動，決定自學魔術。父親四處購買道具，鑽研技藝，更積極到各大

教會及老人中心演出，藉魔術傳揚福音，將歡笑帶給無數人。除此之外，他亦熱衷參與門球，屢獲

獎項。友人更為他取了個綽號，叫「大衛高柏福」；他的義工精神廣受肯定，榮獲「十大傑出義工

獎」。如此充實的晚年，他一直維持至八十多歲，直至眼睛因黃斑病變導致視力降低，才無奈放下。

父親於九十三歲高齡辭世，走完了精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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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父親，也寫給每一個人 

我撰寫《我爸爸是福伯》這本書，是為了向讀者傳遞一個信念：人生並非只有一條死路。只要肯主

動爭取，勇於為自己創造機會，便能走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這，也是我藉著這本書，向父親

獻上的深切謝意。 

回顧自己的一生，上半場，父親是我前行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下半場，則由丈夫接過這份守護，

讓我以繼續在戲劇與各類活動中發光。我的生命裡，有兩位至關重要的男性，正是他們，成就了今

日的我。我自知中文寫作功力一般，但許多讀者都告訴我：「感情大於一切。」我相信，書中那份對

父親的深厚情誼，讀者必能感受得到。 

希望大家喜歡《我爸爸是福伯》這本書，謝謝。 

 

  

江葉秀娟女士於香港教師戲劇會每月工作坊分享書籍 

 

  


